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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是三级
职业俱乐部加上中冠
前四名俱乐部的一道
坎， 须按时提交2020
赛季一线队人员“工资
奖金发放确认表”。 昨
天还是另外一个节
点———按照中国足协
通知， 俱乐部名称中
性化审核不合规者应
于1月31日前向中国
足协竞赛部提交新
名。 不管俱乐部方面
有多大困难， 规定总
是要执行， 至于中国
足协、 职业联盟筹备
组的审核裁决， 其实
可以归纳为两句话 ：

稳定压倒一切； 无情
制度，有情操作。

共克时艰，足协救急不救穷

特约记者 赵睿

中国足协（包括职业联盟筹备组、
中超公司）在1月28日，也就是提交“确
认表”最后期限的前夜，向16家中超各
俱乐部紧急发放了平均700万元的上
赛季分红。据知情人士讲，发放这笔总
额一亿多元的“救命钱”，首先冒有一
定风险；其次在联赛赞助商款项没有
到位的情况下，中超公司倾囊而出。尤
其可见，出手“救市”的意图非常明显，
中国足协方面有过摸底，各级俱

乐部的财务状况普遍不乐观，个别中
超俱乐部上报2020赛季的欠薪高达
数亿元人民币，远超中国足协的估计，
大概也出乎主席陈戌源的意料。
据悉，700万元不是上赛季的全部

分红，仅仅是一个“首付”，这笔“救命
钱”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一些俱乐部财
务严重恶化的问题，但中国足协方面
对外释放了积极信号，希望在困难面
前，全行业团结起来，共克时艰。也就
是说，不是借着提交“确认表”把俱乐

部往死里整，读懂这一点很重要。所
以，在合规、合理、合情的范围内，天津
津门虎、重庆当代两家中超俱乐部和
另外四家低级别联赛俱乐部可以延迟
提交“确认表”。

也不是说交了“确认表”的俱乐部
就没问题了。据了解，今年“确认表”有
一个特点：在俱乐部里拿钱少的球员
都签字了，部分拿钱多的球员不落笔
或拖延签字。知情人士透露，明确表示
不签字或缓签的球员，基本是前些年
搭上“金元足球”便车，拿到“大合同”
的球员，受疫情影响，2020赛季收入
降低了，用知情人士的话说“少一分钱
也不签”。这是“十年金元足球”带来的
后遗症。
有一些声音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喊

话，中国足协对待“确认表”的问题要
“一视同仁”“透明公正”等。这些“漂亮
话”无可挑剔，但斗胆揣测，这是想看
中国足协的笑话、看职业联赛的热闹，
还嫌事情小，不够乱，用“影帝”范伟的
台词来形容：群众里面有坏人啊！

个别俱乐部欠薪数亿

限薪和中性名都需要快刀斩乱麻
特约记者 赵睿

其实，有关俱乐部名称中性化的
工作，是中国足协在执行2015年颁布
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第11
条的要求，至少在2018赛季末就已对
外宣布，2021赛季启用新名称，有两个
赛季缓冲期。这个事情用上海话来说
就是要“拎得清”，因为“总体方案”的
分量在那儿摆着了。
关于名称中性化的事情，行业内部

曾有过建议，一些俱乐部认为应当先优
化股权结构，股东多元化之后，再推行
俱乐部名称去企业化可能会比较顺利
一些。但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中性化
名称从中超联赛甚至甲A联赛创建之
时就提出过，但二十多年议而不决。快
刀斩乱麻，符合陈戌源的做事风格。

经过博弈也好，挖空心思也罢，
到了今天各级职业俱乐部投资人也
消停了，要么改名，要么变更股权，二
选一。当然，在去企业化的过程中还
是流露出一些消极的味道，比如，大
多数俱乐部改为“某城”“某队”，听上
去更像是回到专业体制年代，也有的
听上去有些滑稽，例如风传的河南嵩
山龙门、天津津门虎俱乐部算是一股
“清流”了。

舆论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足协搞
“限投限薪”和“去企业化”打击了投资
人的热情，造成了职业联赛财务状况
恶化。事实上，去年给职业俱乐部投资
人开了一次规格很高的会议，与会的
投资人对于进一步“限薪限投”都持赞
成态度，其中不乏豪门。更有的投资人
甚至直言“搞晚了”，如果早几年就果

断“刹车”，今天解决“欠薪”和“让俱乐
部活下去”这个核心问题就不至于如
此棘手，俱乐部名称中性化也会更顺
利一些。

北京国安的股东之一中信集团
以“1块钱”转让其持有的36%股权，
中赫集团计划于今天召开新闻发布
会，能否保住“国安”二字很快见分
晓。长春亚泰股权转让公告显示，长
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长春吉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持
有的100%股权转让至长春嘉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转让后长春嘉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占俱乐部100%股权。
公示期至2021年2月12日止，如果无
异议，长春亚泰无需更名。名称中性
化的事情比俱乐部注册问题解决起
来容易多了。

特约记者 力容

两年前，天津球迷在家门口就可
以看到中超德比，但如今天津足球已
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在天海解散之后，
老大哥津门虎也逐渐朝着这个趋势发
展，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欠薪的
问题，天津这座足球重镇将面临没有
一支职业球队的窘境。
津门虎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非一日

之寒。从去年开始，球员们的工资就很
少如期到账，2020年拖欠了超过半年
左右的工资。尽管外界有报道说个别
球员在“工资确认表”上签字，但一名
主力却明确表示：“这怎么可能？拖欠
得实在太久了，现在我是生怕拿不回
自己的工资。”

工资奖金确认表的签字工作，也
成了津门虎俱乐部最头疼的事情。俱
乐部方面早早和中国足协打了招呼，
申请延期交表，不过足协方面给出的
回复是，还是要尽量在规定时间内交
表。在这种情况下，直到29日上午的
时候，俱乐部才挨个询问队员是否愿
意签字，拒绝的占了大多数。
有消息说，泰达控股集团正在想

办法筹钱，解决俱乐部的欠薪问题，不
过真实性没有得到验证。对于这支老
牌球队来说，目前最大的问题其实并
不是欠薪，而是俱乐部是否有必要继
续存在。在泰达控股改制之后，俱乐部
的位置就变得相当微妙了，从现实角

度出发，放弃这支中超球队其实是明
智的选择。当然很多人都明白，足球对
于天津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尤其未来
几年这里还将举办亚洲杯赛事，如果
没有一支中超球队的话，实在是说不
过去。因此，津门虎的未来迟迟没有定
论，无论做出哪种选择，对于决策者们
来说的确左右为难。
津门虎至今都没有开始冬训工作，

球员们则耗不起了。一些本土球员目前
已经开始紧急联系其他球队，希望可以
前往试训。外援方面，阿奇姆彭和苏亚
雷斯都发函索要拖欠的工资，并且希望
俱乐部能够给他们自由身。未来一周之
内，如果津门虎还没有定论的话，不排
除外援上告国际足联索要欠薪的情况。
在所有人当中，利马则成为了第一个离
开的球员。目前，这名巴西前锋已经紧
急联系土耳其球队，球员本人已经在土
耳其，签约已经是大概率的事情。对此，
津门虎俱乐部至今都没有任何官方声
明，在生死存亡的情况下，俱乐部已经
顾不上逃离的外援了。
足协留给津门虎俱乐部的时间应

该不会太长，如果短时间内依然无法
解决欠薪问题的话，大概率将失去新
赛季的报名资格。在天海解散之后，如
果津门虎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对于
天津足球来说绝对是摧毁性的打击。
尤其津门虎俱乐部最近几年才重新完
善了青训体系，一旦解散的话，投入在
其中的心血和财力都将化为乌有。

泰达思量是否继续投资

特约记者 九合

少数没有签字的国内球员表达了
一个态度，那就是“一分钱都不能少”
的态度，这种强硬的态度让俱乐部和
中国足协很无语。其实俱乐部财务有
困难这是不争的事实，球员按照合同
索要自己应得的工资也是符合理法的
举动，除非俱乐部和球员有过降薪的
协议，否则俱乐部没有理由克扣球员
应得的钱。与其去纠结球员的态度问
题，不如抓紧时间解决眼下的危机，毕
竟足协的延期有限，中甲的球队也在
跃跃欲试等待着递补。

700万中超分红已经打到了俱乐
部的账上，俱乐部计划是年前补发一
部分钱，年后再补发一部分钱。但大家

都知道，700万对于解决津门虎的困
境，无疑是杯水车薪。去年俱乐部在解
决瓦格纳和施蒂利克解约的问题上已
经付出了大笔支出，这两笔钱是间接
导致俱乐部困境的原因之一，事实上，
从去年中期开始，泰达控股在支撑球
队运营方面就已经力不从心。
津门虎想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已经

是很困难了，而更难的是俱乐部未来
能不能稳定运营，这很大程度上决定
权在天津市有关部门以及背后资方泰
达控股。此前，本报已经报道了泰达控
股在去年的盈亏情况和负债情况，津
门虎想要有一个健康和稳定发展，资
方困境首先需要解决，而在解决之后，
其对津门虎这家足球俱乐部的态度才
是决定事态发展的关键。

决定权交给有关部门？

特约记者 九合

津门虎至今未能确定冬训时间，
其拖欠奖金和工资的事情早已不是秘
密，明面上外界觉得津门虎和重庆当
代是肯定无法交出完整的“签字表”
的，但实际上，一些俱乐部交上去的
“工资奖金确认表”也并不完整。

不过，足协考虑到各俱乐部的难
处，默认了延期的说法。但这个延期

显然不会太久，留给各俱乐部解决问
题的时间有限，津门虎虽然“宣称”获
得了大多数球员的签字，但想要顺利
通过准入，依旧需要直面现实问题。
津门虎俱乐部在过去的几年中运

营情况不佳，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1月29日，也就是足协要求交表的最后
一天，俱乐部才开始给球员做工作，希
望他们能够顾全大局，先保住球队再
说后边的事情。从签字的情况来看，津

门虎一线队虽然在去年一度被拖欠了
八个月工资之久，但大多数球员本着
大局着想，还是落了笔，但前提是，球
员们希望俱乐部出具一分保障，也就
是欠条之类的东西。

没有签字的球员是少数，虽然没
有公开，但可以确定的是，津门虎的
外援们是都没有签名的，俱乐部也在
1月29日最后提交的时候，做出了详
细的情况说明。

“延期”不会太久，欠条成为硬通货

联赛稳定为重，默认延期“工资确认”———

津门虎的危机不仅仅是欠薪这么简单


